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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卷第二卷  疏財漢好議訂宗盟　總兵官觀詩禮文士疏財漢好議訂宗盟　總兵官觀詩禮文士

　　詩曰：　　　　蘿蔦翻成棘與荊，無端萍水卻多情。

　　　　貧窮自合疏親戚，恩遇何期在友生。

　　卻說大力庵中董聞所遇之人也姓董，單名一個濟字，表號遐施。本是儀封縣人，近來移居開封府城內，少時曾中過武舉，性極

豪俠，生平最愛的是結客。不但王孫公子，縉紳先生與他來往。凡各營伍的武將，各衙門的吏員，也多半是他的相知。至於訟師、

拳師、雜色人等，投奔他的，無不招納。雖不能學孟嘗君養客三千，卻也頗有朱家、郭解之風。這庵中沙有恒和尚，是他最相熟

的。這一日因來郊外跑馬耍子，跑了一回，從人牽馬去吃草，他卻乘便信步走到庵中，要與沙有恒閑話。恰好遇著董聞。他見董聞

是書生模樣，意欲上前作揖。不想董聞竟不睬他，走了出去。他便喚香火道人來問道：“這位是何人？”道人笑了一聲道：“說也好
笑，這位官人，我師父從不曾認得他。適才奔進庵來，說是失路之人，要求一飯。師父不合把飯請他吃，誰想他肚皮好似海的，把

我們一鍋子飯都吃盡了。兀自不走，還在這裡踱來踱去，又向粉壁上東塗西抹。”一頭說，一頭指著壁上道：“這便是他寫的甚麼
字。”董濟聽罷，便走到壁邊，先看了斗方上舊詩，後看了董聞所題七言絕句，搖頭道：“這人自比韓信，卻也自負不小。”韓信以千
金酬一飯，他今既得人贈食，又想人贈金，所望不免太奢了，又想道：“據說是失路之人，看他光景，心煩意亂，必是有急求援。
只可惜他不識我耳。”因也取筆題詩四句于其後。才題得完，恰好董聞轉身入庵來，見了董濟所題之詩，然後改容敘禮，請問姓
名。董濟通名道姓畢，因問：“足下高姓大名？”董聞道：“先生與小子同姓，小子也姓董。”便也把自己名字與家世說了。因陪話
道：“先生以季心、劇孟自許，必是今世豪俠。小子正在危難之時，心中有事，方才失于晉接，幾乎睹面錯過，甚為有罪。”董濟
道：“吾雖不才，頗能濟人之急。不知足下有何急事，何不說與我聽？或者可以分憂。”董聞便把上項事細訴了一遍。董濟道：“你走
差路了，你可知列家致富之由麼？”董聞道：“列家原不是此間人氏。小子只憑門客之言，說他家有債可借，實不知他的來歷。”董濟
道：“列家原籍廣州。列老兒以異路功名，于永樂年間在江西作宦，與江西一個舉人袁念先相好，往來最密。那袁念先有方孝孺文
字藏在家中，因與列老契厚，不想隱瞞。誰知列老竟把念先出首。永樂皇帝大怒，將念先全家抄殺，家資給與首人，列家因此致

富。你道他可是有良心的？你今不合借了他的債，宜于被其所侮。”董聞聽說，跌足懊恨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本為不仁因致富，安能既富更行仁？

　　董濟見董聞咨嗟歎恨不已，便道：“足下且莫愁煩。列家雖則兇惡，也還懼我幾分。待我遣人對他說，要他寬後幾日，料他不
敢不依。”董聞謝道：“如此最好。但事不宜遲，今晚三日之限已過，只怕明早他家狼僕要到舍下來哩。”董濟道：“我今晚就著人去
說便了。”正話間，從人已牽馬來接。董濟起身道：“足下放心，保你明日沒人到宅囉唣。”說罷，別了董聞，出庵上馬，自望城中去
了。董聞隨後也便起身向道人致謝，教他多拜上師父。謝畢，疾忙趕到家中，對父親說知其事。起麟還半信半疑。至次日，果不見

列家人來。到午牌時分，只聽得有人敲門。起麟吃驚道：“此必列家差人來了。”忙同董生出來開門，問時，卻是董濟差兩個家人，
牽著一匹馬，說道：“我家相公昨晚已分付了列家管帳的錢大叔，不許他來囉唣。那管家喏喏連聲而去。今日我家相公要邀董相公
去會話，使小人牽馬來接。天色將晚，便請行罷。”董家父子聽了大喜。董聞便騎馬入城。到董濟家中，相見畢，董濟道：“我昨晚
分付列家管帳人說，董相公是我同宗，你們不得囉唣。十日之內，還你銀子下落。所以他們今日不敢到宅。”董聞拱手稱謝，因說
道：“我兩人既是同姓，即係同宗。況承照拂情逾骨肉。若蒙不棄，小子願執姪輩之禮。”董濟道：“多感厚意。但何敢云叔姪？只兄
弟相稱便了。”於是董聞稱董濟為兄，董濟稱董聞為弟。置酒相待，飲宴甚歡。
　　飲酒間，董聞從容問道：“兄長許列家于十日之內銀子便有下落，未識這十日內作何計較？”董濟笑道：“盜你枕邊之物，定是高
手偷兒。我已猜著一人在這裡。今早分付幾個精細捕人去查緝，旦晚便有回報，還不消十日哩。賢弟且在我家住幾日，等我與你追

還了這宗銀子去何如？”董聞大喜，稱謝道：“如此足感厚恩。但恐父母在家懸念。”董濟道：“待我明日差人到宅，回復一聲便了。
”當夜留董聞在家宿歇。次日清晨，便有許多賓朋來會話的，絡繹而至。董濟迎進送出，忙個不住，可見是個廣交的了。午飯後，
董聞正待捉個空，催他遣人去回復家中，只見董濟笑嘻嘻的走來道：“賢弟，你銀子已有下落了。”說罷，挽著董聞走到一密室裡，
說道：“盜你銀子的賊人，姓宿，名積，綽號小時遷。飛簷走壁偷兒中第一神手。他來盜你物，是有人指使的，本是三人謀。這一
百九十兩銀子，主謀的二人各分去五十兩，宿積只分得九十兩。已費去了十餘兩，止存七十餘兩。現今追在這裡。只是那兩人分去

的百金，卻不可問矣。”董聞道：“那兩人是誰？今拿住宿積拷問他，要他招出主謀的來便了，如何不可問？”董濟笑道：“這兩人不
便窮究。若窮究起來，傷情破分，不好意思，只索罷了。”董聞道：“這等說，兄長倒曉得這兩人的了。何不便說與我知道？”董濟
道：“你久後自然曉得。今不必說。”董聞請問再三，董濟只笑，不肯說出。
　　看官，你道這兩人是誰？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路小五與柴白珩兩個。柴白珩因欲暗算董聞，特地與路小五商量下這條計策，先

使路小五攛哄他去借債，又巧言說騙列公子借與多金，隨即使宿積把他銀子盜來分了，教他去受辱。那宿積是路小五的相知勾引來

的。若窮究宿積，定招出路小五；若窮究路小五，定招出柴白珩。董濟恐傷了他郎舅情分，所以不要他窮究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三人同惡不同心，利在分金非斷金。

　　　　從賊機關雖已露，主謀盜首未堪尋。

　　當下董聞見董濟不肯說出那兩人來，因道：“這兩個人不究他也罷，但今止追得七十餘金，尚虧少百餘兩。若不緝捕追贓，這
宗銀子從何而來？如何清得列家的債？”董濟道：“依我愚見，不但那兩人不必究，就是宿積也不必究他了。雞鳴狗盜，亦有用得著
處，凡事留情。所少銀子，待我補足，交與列家，討還你欠票便了。”董聞道：“無端要兄長壞鈔，于心何安？”董濟道：“這區區何
足道哉？賢弟今晚且住在此，我也不必著人到宅。且待明日還銀取票，送你回去。”當晚仍留董聞住下。次日早膳罷，董聞正書齋
閑坐，只見董濟踱進來道：“列家銀子我已差人交去。他道在我面上，不敢計利了。欠票已討還，賢弟可收明。”說罷，袖中取出欠
票，付與董聞收訖。董聞頓首致謝。董濟連忙扶起道：“小事何勞稱謝？”董聞道：“小弟急難中，遍告親友，沒一人相救，世情惡薄
如此。至親如岳丈，但有凌侮之言，並無哀憐之意。何期兄長萍水相逢，卻肯如此周全。此恩此德，何以為報？”說到其間，不覺
感而泣下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蔦蘿僅似寇仇人，萍水翻如骨肉親。

　　　　惟有感恩並積恨，萬年千載不成塵。

　　董聞謝別董濟，急欲回家。董濟道：“為人須為徹。你債便清了，將來家中用度從何措處？我與你既為兄弟，宅上薪水之費，
我當送至。你若無讀書之地，竟在荒齋下榻。你只為不曾入泮，受令岳這般奚落，又被列家豪奴所侮。今後可加意讀書，若進得一



步，自然沒人怠慢你了。”董聞聽說，愈加感激。是日歸家，稟復了父母，舉家稱感董濟之德。次早，董起麟寫個宗末帖兒，同著
董聞到董濟家拜謝。董濟次日也把宗姪名帖來答拜了。自此董起麟多虧董濟送銀送米，家中用度不缺。董濟邀董聞到家，揀一所幽

寂書齋，教他靜坐讀書。日逐三餐，任他食量兼人，略無嫌吝。董聞因得安心誦讀，董濟又教他拜訪名師、良友，切磨印證。其時

柴朝霞已死，董聞卻拜得一個好先生，姓計名高，字二陽。又結交得一個好朋友，姓金，名畹，字九蘭。二人文品兼優，董聞常去

請教他，甚得師資之益。光陰迅速，不覺過了一年。文宗行歲考事又發牌各屬，考試童生。董聞這番府考，虧得董濟替他囑托，高

高的取了。到學堂考試，恭喜高標第二名入泮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得人輕借力，便是轉身時。

　　董起麟見兒子進了學，甚是歡喜，只道柴昊泉今番必然看顧女婿些了。誰知那柴白珩心懷妒忌，在父親面前攛唆說，妹丈自道

真才進學，背後多有輕薄我們之語。昊泉信了這話，依舊心中厭惡女婿。有人稱賀他說：“令婿高標入泮，深為可喜。”昊泉笑
道：“今番好了，這條學究的冷板凳有得坐了。只是一件，他的食腸太大，東家請他做先生，供給一個便是供給兩三個。還怕沒人
肯請他哩。”董聞得知了大人這般說話，十分懊惱，因告訴董濟道：“我雖得游庠，到底不脫窮酸兩字，被岳父恁般說笑。若非發科
發甲，安得揚眉吐氣？”董濟道：“秀才不過小前程，但能略禦外侮。若有奸人妒忌，暗算中傷，一個窮措大，誠不足敵其凶謀。然
若必要發科發甲，又恐一時叫不應。”董聞道：“我今苦志下帷，何怕功名不到手？”董濟笑道：“談何容易！大場與小試不同。只就
一省鄉試而論，科舉秀才，不下數千人，卻只中得百餘人。算來數十卷中取一卷。若果然取得允當，還不為難，那知此中又是一團

命數。這些人入簾的經房，大都是有司官。平日簿書鞅掌，文章一道，久矣拋荒。忽然點他去閱卷，剋日揭曉，匆忙急遽，焚膏繼

晷，燈光之下，看那紅字的卷子，又把青筆點將上去，弄得五色昏花，如何不要看錯了。士子作文，有一日短長；試官閱文，亦有

一日短長。偶然值其神思困倦，或心緒煩悶之時，把士子數載揣摹，三場辛苦，只供他一塗兩抹，便已付之東流。名為三場，只看

得頭場七篇；這七篇，又只看得第一篇；就第一篇，又只看得起處兩三行。那兩三行若稍不合試官之意，塗了一筆，後面縱有琳瑯

錦繡，也都無用。從來場中看文，如走馬看花。蘇東坡何等眼力，及為試官，竟失落了一個好友李方叔，致有‘過眼終迷日五色’之
歎，何況不及東坡的。正不知屈了多少學人才士。光陰有限，人壽幾何？三年不中，又歇三年，等閑把少年頭騙白了。若單靠科

目，豈不誤了一生之事？愚兄昔年亦有志科目，後來看透，幸不為其所誤。昔人曾有一詩，嗟歎科目之誤人。道是：

　　　　主司頭腦半冬烘，辛苦文場幾度空。

　　　　多少英雄頭白盡，都將血淚灑西風。”

　　董聞聽罷，爽然自失。沉吟半晌道：“世人所重者科目。若科目不可必得，何由伸我抑鬱之志？”董濟道：“科目亦何足論！但論
人之賢與不賢耳。只要建功立業，替朝廷出力，名標青史，勛書太常，何問科目不科目？這還就人品而論。即論文章，亦不以科目

為重輕。唐朝以詩取士，偏是兩個極會做詩的，如李太白、杜子美，皆不由科目而進。其他可知矣。劉蕡雖不曾中狀元，他的試策

傳誦一時，至今無不知有劉蕡名字，倒勝似中了狀元。王摩詰甚有文名，只為求中狀元，反致損其聲望。有詩為證：

　　　　劉蕡不中狀元郎，千古流傳姓字香。

　　　　何事世人猶未解，欲將科目定文章？

又有詩云：

　　　　詩才爭說右丞高，何必提名奪九臯？

　　　　一第反為白璧玷，狀元慚愧鬱輪袍。”

　　董聞聽了這一席話，慨然道：“人品文品，固不以科目為重輕。但捨科目無以為進身之途耳。”董濟道：“如今朝廷不次用人，在
三楊宰相中，楊士奇先生由荐舉而進，並非科目出身。”董聞道：“若欲由荐舉而進，必藉貴人之力，又必有奇才異能，方可聳動人
主。如我但做幾句文字的窮儒，何敢望此？”董濟道：“事在人為。有志者事竟成。自古道：‘學成文武藝，貨與帝王家’。你不可專
靠這幾句文字。我看你雖是文人，卻器宇軒昂，絕無經生腐儒之氣。何不乘此膂力方剛之時，學些武藝在身，造就得個文武全才，

何患此身不顯。至於朋友交遊，也要路路通達，廣其聲氣。那時羽翼已成，一舉千里。雖有小人妒忌，亦無所施其矰繳矣。”董聞
聽罷，避席稱謝道：“兄長高論，開我茅塞。但我書生，不知武藝，還求兄長指教。”董濟道：“量我曉得甚麼？我有個相知，姓常，
名奇，字善變，江西人氏。因他有一部美髯，人都呼為常鬍子。此人弓馬高強，天下第一，你請教他便好。只可惜他目下不在這

裡。如今大力庵沙有恒和尚，武藝也盡去得。待我教他和你演習。至若兵書韜略，你讀書人自會探討，不消他人提調了。”董聞大
喜。自此董濟仍留董聞在家，請將沙有恒來與他講習武藝，閑時自去觀玩兵書。董聞那時也是福至心靈，不上半年，學得弓馬十分

精熟，槍法、劍法也都通曉，兵書韜略，亦得妙。但見：

　　　　弓開如月，箭去如星；槍飛如雪，馬驟如雲。從前乞食，好似韓元帥；今番善飯，可比廉將軍。何止韜略在胸中，漫說能

藏十萬甲；豈但鋒芒走筆下，虛誇橫掃五千人。

　　董聞武藝既成，又兼與董濟朝夕相聚，見他處事接物，隨機應變，看了這些作用，一發智識日進，比前又大不同了。董濟歡喜

道：“賢弟如今可游于四方矣。我荐你到一個去處。若得此人為奧援，便是你將來進身之基。”董聞道：“荐小弟到何處去？”董濟
道：“我有個結義兄弟余建勛，現在為彰德府鎮守總兵官。他是南京徐國公的外甥。今徐國公的世子在御前侍衛。聞那世子甚是好
賢禮士，我今荐你到余總兵處，若得他轉荐與徐世子，或者你功名由此而就也未可知。”董聞道：“多承美意。但父母在堂，薪水不
給，未忍遠離。且近聞各鄉鎮有土寇不時竊發。舍下正在鄉村，不能無內顧之憂。”董濟道：“這不妨。倘有外患，我自與你支持。
至於家中日用所需，我自送去。你若少路費，便向我取，不必疑慮。”董聞聽說，歡喜稱謝道：“兄長厚情，感難言盡。容即歸稟二
親，為出行之計。”當晚便歸家，與父母計議。董起麟道：“承遐施如此相愛，真是難得。你既無內顧之憂，丈夫志在四方，努力前
程，圖報知己。”郝氏道：“媳婦賢淑，善事舅姑，且有你妹子彩姑同侍膝下，我兩者口兒不至寂寞。你出外去，可以放心。但路途
中須要小心謹慎，頻寄音書，慰我懸念。”淑姿也勸丈夫早去求取功名，免至被人奚落。董聞行計已決，次日正要往計高、金畹二
人處作別，恰好二人俱寫書來，說有湖廣舉人莊文靖在此經過，此人文名最著，四方推仰。因故拉董聞同往拜見他。董濟也去與董

聞道：“凡人才能要文武兼全，交遊路數也要兼通文武兩途。今既有這一個文人的班頭，賢弟便該拜在他門下，也是後日仕途上一
個聲援。”董聞依言，便將平日所作時藝及策論，詩詞寫了幾篇，具個門生名帖，同著計高、金畹去拜謁莊文靖。董濟又替他出了
一副贄禮送去。那莊文靖看了董聞文字，又見他一表人才，十分敬愛。計、金二人又從旁贊揚，文靖大喜。盤桓了兩日，到他起行

之時，董聞送了一程，文靖執手珍重而別。



　　董聞回來，忙打疊行裝，別了計、金二人，拜辭了父母，分付妻子、妹子好生侍奉二親，隨即到董濟家中，取了荐書。董濟贈

與路費，又贈一匹好馬，又撥家僮二人與他為伴儅，一名李能，一名孫用，二人頗有膂力，且又乖覺，故撥與董聞，跟隨左右。董

聞感謝不盡，當下與董濟拜別，上馬而行于路，只是客商打扮。不則一日，來到彰德府界上。原來董聞的馬快，二僕所騎生口都趕

不上。一路來每遇飯店打尖，倒先是董聞下馬歇定，等候二僕。那一日，董聞正到一個飯店門首，恰待下馬，望見前面一座土山，

離飯店不遠。回頭望那二僕，正還不見來。因想道：“我一向跑馬，不曾在高阜處試一試。今這馬甚好，故到土山上去跑跑，有何
不可？”便縱馬加鞭，一逕跑上土山。那土山苦不甚高，董聞策著馬，一上一下，往來馳驟了一回，才收韁歇息。只見山頭一隻鵲
兒，對著董聞亂噪。董聞隨身帶著弓箭，便張弓搭箭射將去，正中鵲尾。那鵲兒負著箭滾下山坡去了。董聞策馬過山坡尋取，卻尋

不見。但見有一所山神古廟在那裡。董聞下馬入廟，對神像作了揖。正欲少坐，忽聽廟門外一聲喊起，七八個軍漢擁將入來，將董

聞一把拿住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變起倉卒，出于不意。

　　　　突如其來，莫可迴避。

　　你道這伙軍漢那裡來的？原來就是總兵余建勛標下兵丁，撥來土山頭巡哨的。因見董聞獨自一個在山上跑馬射箭，疑是歹人，

悄地跟將來。等他下馬入廟之時，驀地擒捉。當下董聞吃了一驚，問道：“你們是什麼人？為甚拿我？”眾軍漢道：“你好大膽！你明
明是個大盜，敢公然到這裡來麼？”董聞道：“這那裡說起？我是個書生。你們怎敢誣我為盜？”眾軍漢道：“一發亂話了。既是書
生，如何會跑馬射箭？且又恁般打扮？全不似書生模樣。單身獨騎，到此何幹？”董聞正待分辨，只見眾軍漢中一個為頭的道：“列
位不必和他爭論，我等奉余總兵老爺命在此巡哨，專一要拿面生歹人。如今把他解到余總爺那裡審問發落，有話等他自去分辯罷

了。”眾人都道：“說得有理！”
　　董聞聽得說要解到余總兵處，笑道：“我正要見余總爺，快去快去。”於是眾人擁著董聞，牽著馬，一齊奔入彰德府城，逕至余
總兵轅門上。余總兵還未開門，有個管轅門的守備，叫做衛人豹，見眾軍漢押著個人解來，便問：“你們拿的什麼人？”那為頭的稟
道：“比人獨自一個，在城外土山上跑馬射箭，又到冷廟裡去坐，蹤跡可疑。小的們拿住問他，又不是這裡本地人。據說是書生，
又不是書生打扮，不尷不尬，必然是個賊盜。故此擒來，解與總爺審問。”衛人豹道：“他既托言書生，必然識幾個字。且教他親筆
寫下姓名、籍貫、供狀一紙，然後解進去。你們方不擔差。”眾人依命，取將紙筆來，喝教董聞快寫供狀。董聞呵呵冷笑，更不推
阻，接過紙筆就寫。寫完，眾人把與衛人豹看，原來卻是一首詩，道是：

　　　　盜賊相呼也不冤，偷天手段善掀翻。

　　　　無螢鑿遍鄰家壁，慣向陳編竊語言。

　　那衛人豹雖是衛官，也重斯文。看了這詩，雖不解其妙，卻見他下筆成文，那字兒又寫得好，便道：“此人真象個書生，未必
是盜賊。”眾軍漢中有自誇會識字的爭辨道：“他供狀上已明明招是盜賊，又說‘鑿遍鄰家壁’，就不是大盜，也是個竊賊了。那陳編
想就是失主的名字。”董聞聽了，不覺大笑。衛人豹道：“你們眾人休得胡言。待我教他把姓名、籍貫、履歷從實說來。”董聞
道：“且待我見了總爺，自然一一說出。”衛人豹道：“總爺威嚴之下，不與你取笑的。”正說間，轅門上吹打放炮，余總兵開門了。
眾軍漢忙把董聞解將進去。衛人豹先上堂稟白，便將董聞所寫詩詞呈上。那余總兵是武進士出身，深通文墨，一見了詩，即改容而

起道：“原來是一位文人。兵丁沒分曉，誤認為盜賊，甚是冒瀆。”遂親自下階，扶董聞上堂。嚇得眾軍漢目瞪口呆，連衛人豹也驚
呆了。余總兵一聲喝退眾軍，躬身動問董聞姓甚名誰，何處人氏。董聞才說出姓名、籍貫、履歷，並說是董濟的族弟，今有書荐，

到此間相求援引之意。余總兵愈加敬禮，忙傳令掩門，與董聞作揖敘坐，動問令兄董遐施近況若何。董聞代致寒暄畢，因道：“家
兄手書，尚在行囊中，小僮收著。適因僮輩相失在後，故小子獨自徘徊于土山之上，偶爾戲演弓兵，致為貴標兵所疑。”余總兵
道：“先生具此文才，又諳弓馬，真乃文武兼全。標兵無狀，多有開罪。”於是一面置酒私衙款待，一面遣人至土山前飯店裡，喚李
能、孫用到來。眾軍士把馬匹也交還了。董聞于行囊中取出董濟荐書，余總兵接來看了，見書中有求他轉荐與徐世子之意，便欣然

道：“徐世子是家表弟。他有一身好武藝，又性喜文章，極是尊賢禮士。近因朝廷生了太子，家母舅老國公遣他齎表入京朝賀。今
上愛其器宇不凡，留在京師，入直宿衛，因此逗留都下。目今正要請個伴讀的西賓先生，具此文武全才，足當其選。在下當即寫書

荐去。”董聞大喜。余總兵留董聞在署中飲宴了四五日，正待寫書送他起身，忽然接得河南巡撫公文一角，內稱開封府有土寇猖
獗，騷擾各村坊，本處總兵官員缺，要調取余總兵移駐開封，剿捕土寇。董聞聽了這消息，驚道：“土寇騷擾村坊，清溪村必不安
靜。雖有遐施兄在彼支持，只恐父母妻妹受驚不起。”心中疑慮，因與余總兵商量。余總兵道：“先生既放心不下，我當先遣守備衛
人豹領兵，前往貴鄉一路，剿滅寇氛。先生即與同行，回家省視。且待宅邊平靜了，然後入京未遲。”董聞道：“如此甚妙。”余總兵
便分付衛人豹領馬步兵共五百，同著董聞先行，自統大隊隨後進發。又將白銀二百兩贈董聞為路費。董聞作謝而別，仍騎了自己的

馬，李能、孫用隨著與衛人豹兼程而進。人豹見董聞是主將敬重之人，不敢怠慢。董聞于路與他講論些武藝，說得入港，一發相

投。兵至開封府內，那些土寇聞官兵已到，俱四散奔避去了。董聞喚李能、孫用隨著衛人豹兵馬逕到清溪村一路來，自己先策馬奔

入村中。只見村中十室九空，境無煙火。董聞心懷疑忌，忙跑到自己家門首。看四邊鄰舍，都鎖著門兒出去了。見自家上不曾鎖，

但緊緊閉著。董聞下馬叩門，聽得父親在內問道：“是誰？”董聞應道：“孩兒回來了。”起麟急開門，見了兒子，驚喜道：“今日幸得
與你相見！這兩日幾乎急殺我也。”董聞繫定了馬，入門拜了父親。起麟道：“自你出門後，近村盜賊蠭起。這裡村中人家，大半躲
入城去。你丈人攜著家眷往城中典鋪住下，竟不相聞我家一聲，連自己女兒也不顧了。我想他城中這屋，原是我家舊房，便挈帶我

們去躲一躲亦不為過。不料如此無情。今喜邀天之幸，盜賊未到此間，不然我家難免禍患矣。”董聞聽說，跌足歎詫。即入內見了
母親與妻子、妹子。一家兒訴說別後之事。淑姿說到自己父親把他棄置，欷歔涕泣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父兮本生子，非謂他人父。

　　　　嫡母雖云亡，親父原如故。

　　　　為失庶母歡，遂逢親父怒。

　　　　今當患難時，亦莫我肯顧。

　　當下董聞也把自己出門後之事說了一遍，因問：“遐施兄可曾來看顧我家麼？”郝氏道：“你出去後，多虧他日逐周濟，盤纏不
缺。近聞他往家鄉掃墓去了，不在城中。”董聞道：“原來如此。他本是儀封縣人，僑居在此。今往家鄉掃墓，自有多時耽擱。他若
在城中，必然移我的家眷入城去，決不使受驚。”正說間，李能、孫用來到，報說衛人豹兵馬已至，權借大力庵駐紮。董聞即騎馬
到庵中，見過了人豹，問那沙有恒和尚，卻不在庵，只有道人在那裡。董聞問他：“師父何在？”道人道：“師傅出外雲游，留我在庵
看守。不想亂將起來，受了許多驚恐，今又被兵丁占住，甚不安穩。”董聞便對人豹說，要他另自紮營，莫在庵中攪擾。人豹即日
離了大力庵，另立營寨中，動問宅眷安否，董聞道：“且喜無恙。”人豹道：“曾避出去麼？”董聞因說起丈人不肯挈帶同避之事。人
豹搖頭道：“如何先生有這樣令岳？”道猶未已，只見眾兵丁押著一個人，繩纏索綁，解進寨來。稟稱拿得個奸細在此。那人大



叫：“我不是奸細！”人豹未及問言審問，董聞早看見那人不是別人，就是丈人柴昊泉。你道為何被兵丁拿住？原來他的家眷雖避入
城，只帶得隨身細軟。其餘傢伙，都在村中屋裡。今聞官兵已到，土寇已去，恐怕外人乘間偷了他傢伙，故此獨自一個奔到村中打

探消息。正行間，遇見一隊兵丁持械而至。他疑是土寇來了，忙伏在草裡窺探，卻被兵丁看見，認作姦細綁解前來聽審。

　　當下董聞見了，十分驚異，便對人豹道：“此人就是內父。不知何故被拿？”昊泉跪伏在地，聽得這話，抬頭一看，見那將官上
首坐的卻是女婿，吃了一嚇，便叫道：“那坐的秀才就是我女婿！我是良民，並非奸細。”人豹喝道：“你雖非奸細，你把親生女兒也
不顧的，什麼良民？你既不顧女兒，如何今日又認得女婿？我本該處治你，還看董先生面上，饒你這老頭兒去罷。”於是董聞起身
替他解了縛，兵丁將他扶出寨來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翁為階下囚，婿為坐上客。

　　　　泰山空有眼，未把泰山識。

　　柴昊泉既得釋放，卻不歸咎自己，反生怨恨。想道：“我女婿前日出行，也不見來對我說一聲。聞他要到什麼總兵處討荐書，
今不知幾時又與那將官相熟了。方才那將官說我不顧女兒，此必女婿告訴了他，故意教他凌辱我，他卻假意從中解釋，把我奚落，

好生可惡。”懷著一腔惡氣，自回家中去了。且說人豹與董聞計議，一面遣兵追捕村鎮寇黨，一面出榜招集避難鄉民備回生理，一
面具文申報余總兵。這些調度與告示文移，都是董聞替他商酌。人豹大喜。董聞盤桓幾日，見村中大勢已定，便入城探問董濟消

息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絕技驚人，弓馬比前更快；英豪投契，機緣視昔尤奇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卷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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